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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重視過農曆年，
南北皆然，但習俗不盡相同
。北方的老百姓過農曆年盛
行祭灶王爺及財神爺，而南
方的老百姓卻盛行祭祖。閩
粵祭祖的習俗也同樣傳到了

海外，東南亞一帶的華人更是盛行。記得小時
在印尼年三十傍晚，外婆在祭桌先擺好了祭品
，其中包括三牲（雞、豬、魚）、年糕、客家
人傳統過節菜餚等。全家上香後燒到半截，外
婆便會拋銀元，如果銀元掉下時是人頭，說明
老祖宗吃得差不多，吃得也滿意，這時全家才
能開桌吃團年飯。

在舊時北京，人們過春節習俗的過程更加
漫長，從每年的臘八（農曆十二月初八），北
京人便開始忙活，直到來年二月初二。首先，
剝大蒜做臘八粥開始了過年的序曲。老人們剝
開蒜，裝入黑醋中，以備過年時蘸餃子吃，同
時又着手熬臘八粥。北京人熬臘八粥極為講究
，除了下大米、糯米、小米和高粱米外，還下
雲豆（或雜豆）、綠豆、茨實（北方叫雞頭米
）、菱角米、薏米和大棗，不下七八種穀類。
在隆冬季節，全家圍着火爐吃上熱騰騰的臘八
粥，的確又有另一番樂趣。

舊時北京有一種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的迷信說法，即中秋祭月神非男人的事，輪到

大年月祭灶王時，不准婦女參與，由男人來主持。關於灶王
爺的來歷從來眾說紛紜，有的說法是指炎帝，也有人說是火
神祝融，但更多的說法是指張單。不管哪種說法，一到陰曆
年，家家戶戶祭灶王爺仍然不能免俗。據說一到臘月二十三
，灶王爺要到玉皇大帝那裡述職，為了封灶王爺的嘴，於是
供品以關東糖、南糖及糖瓜為主，目的是讓灶王爺別在玉帝
前胡說八道，應着 「上天言好事，下凡降吉祥」的良好願望
。大人祭完灶王爺之後，胡同裡的孩子們便一起唸順口溜：
「臘月二十三灶王爺要上天，好話多說隨風推船。灶王奶緊

跟在後顛。灶王爺點起一把火，灶王奶用小扇子搧。灶王爺
上天言好事，灶王爺回宮降吉祥。」解放後，這種祭鬼神的
迷信習俗，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了。

祭灶王爺的習俗給破除了，但是京津一帶的老百姓迄今
還保留： 「初一餃子，初二麵，初三盒子團團轉，初四大米
飯，初五素餡兒餃子，初六初七要吃雞，初八都吃魚，初九
燉大肉，初十要吃棒子粥，十一吃雞鴨，十二吃對蝦，十三
十四吃打滷麵，十五花燈好熱鬧。家家戶戶吃元宵，正月打
春餅捲雞蛋。」這個順口溜只是對富裕人家而言，在民不聊
生的舊社會，一般百姓家能解決溫飽就不錯了。

順口溜中提到初五吃素餡兒餃子的習俗倒令人回味。記
得有一次到天津拜年，正趕上年初五，大姨媽家以素餡兒餃
子款待我們。大姨父是書香子弟，因此他們家包的素餡餃特
別講究，其造價相信比起肉餡兒餃子更高，除了用切碎的豆
腐乾、粉絲、金針和木耳外，還下了不少碎香菇和芫荽，以
豆腐乳、香油攪和成美味和風味獨特的餃子餡兒。這是我生
平第一次吃到素餃子。吃了幾天的大魚大肉，再吃素餃子，
清清腸胃，不失為一種健康的吃法。為了避諱在過年 「受氣
」，一般家庭婦女在年前便會和上五六斤的麵粉，蒸上夠吃
幾天的饅頭、花捲、棗糕，因此婦女們在過年期間不用上灶
「受氣」。在舊時北京有一種重男輕女的習俗，大年初一家

中的婦女不得邁出大門一步，遑論初一串門走親戚拜年，她
們只能待在家裡。

過年派壓歲錢，也叫紅包（即香港的利是），是中國人
過年的傳統， 「文革」中派壓歲錢的習俗被徹底破除了，但
隨着改革開放，人們的收入提高，派紅包的習俗又悄悄地蘇
生了。

在三藩市。走下空蕩蕩的二
十九路巴士，一登上開往唐人街
的一號，便暗叫一聲：背時！滿
車都是學生，吵成一團，是放學
的時間。多麼懷念二十九號，在
靠窗的座位，手腳大咧咧地舒展

着，讀詩人洛夫的長詩《漂木》，有如南面稱王。
只好從眾多的書包和變聲期前的嗓子陣中，艱難地
往車後方走，穿出人叢，豁然開朗，一張長椅居然
空着！

我呼口長氣，坐下來。馬上悟出，車這麼擁擠
，之所以而仍有空位，是因為莘莘學子故意有福不
享。中國古時候的壞名人賈桂對 「不坐」有一著名
語錄： 「奴才站慣了。」生猛的年輕人絕不是這路
貨，他們的思路無非是，橫豎要讓座，不如一直站

着。這麼一想，眼前熙熙攘攘的一片可愛起來。一
個小女孩移到我面前站下，看模樣，七到八歲，身
高和坐着的我平齊，距離近到纖毫可辨。黑髮黃皮
膚，最大的可能是華裔，其次是日本裔。（真可愛
！如果兒子在我成親的年齡成親，如今可能有這樣
的孫女──我想入非非）。不知道她眼裡的區區，
是否 「慈祥」？她的皮膚，活脫是去了殼的水煮蛋
，白嫩的極致。虎牙微凸，笑時小巧的酒窩有如春
天裡屋檐下雛燕的小嘴蠕動。她可沒留神一個老頭
子凝神看她，她正幹着重要的事體──吃一袋染成
血紅色的油炸洋葱圈。味道肯定好極，速度奇快，
一隻小手伸進塑料包，掏出血紅的一塊，扔進嘴巴
，一陣駿馬馳過雪地般的聲響。嘴唇牽着頰間皮膚
下的藍色血管，波浪一般起伏着。尖細得教人憐愛
的手指，染上食物增色素的色地，紅得矚目，把塗

銀色蔻丹的小小指甲映襯得更為纖細。她有愛清潔
的好習慣，捏炸洋葱的兩個指頭，絕不碰車裡直豎
的杠子。車子顛簸時，另外三個不沾紅色的手指緊
緊抓住，嘴巴則堅持着美食家式的陶醉。一包炸洋
葱報銷了，她忍不住，把紅色指頭徹徹底底地舔遍
，意猶未盡地吐口氣。然後，撥手機，給家裡的爺
爺或奶奶報告，快到家了。我從來沒這般直接而逼
近地觀察一個人的吃相，這才曉得，吃給人的愉悅
是難以比擬的。

緊靠我坐着的同胞，頭髮比我的還短，我以為
是男性，待到她吆喝在車上亂竄的小孩子，才知道
是女性。往四周掃一眼，學生們在說悄悄話，看書
，玩手機。和平而充滿活力的人間。吃飽炸洋葱圈
的小女孩以跳的姿勢下車去了，我戀戀地追着她揹
書包的背影，感謝滿載童真的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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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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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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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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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然
隱
退
。
暖
風
的
錘
，

打
得
白
雪
簌
簌
飄
落
。

陽
春
二
月
，
馬
兒
伸
出
舌
尖
，
舔
得
草
原
的
腹
部

，
湧
動
滾
滾
春
潮
。
村
莊
的
牧
歌
，
在
激
情
澎
湃
的
心

海
，
釋
放
娓
娓
動
聽
的
旋
律
。

花
樹
的
末
梢
，
昆
蟲
踏
上
甜
蜜
的
歸
途
。
蓊
蓊
鬱

鬱
的
林
蔭
裡
，
私
語
的
露
珠
，
在
生
命
的
脈
絡
裡
打
滑

，
跌
落
至
寬
厚
無
比
的
泥
土
。

迎
新
的
節
令
在
春
天
裡
拔
節
。
初
版
的
微
笑
，
被
鑲
進
幸
福
的
構
圖
，

紅
花
綠
葉
纏
繞
的
鏡
框
，
生
活
的
從
容
和
灑
脫
一
覽
無
餘
。

雨
水
涮
新
的
天
空
，
黏
貼
着
素
潔
的
白
雲
。
簇
擁
的
針
腳
，
把
慈
祥
和

關
愛
一
一
挑
明
。

種
子
由
淺
入
深
，
把
希
望
熨
進
土
地
的
心
臟
。
褪
去
鞋
襪
的
雙
腳
，
踩

進
刺
骨
的
水
田
，
測
量
季
節
的
冷
熱
。

明
亮
的
燈
盞
難
以
如
寐
，
崎
嶇
的
山
道
旁
，
攢
聚
的
青
草
將
春
色
送
達

遠
處
，
遠
處
有
母
親
的
囑
咐
，
溫
情
而
幸
福
。

河
流
的
此
岸
和
彼
岸
，
有
謙
卑
的
垂
柳
，
向
春
天
躬
下
腰
身
。

此
刻
，
無
名
的
激
動
落
戶
心
中
。
聯
接
不
斷
的
地
塊
，
金
黃
的
菜
花
，

如
茵
的
麥
浪
，
好
一
派
田
園
風
光
！

一
顆
行
吟
不
止
的
心
，
滿
目
春
色
裡
，
與
探
出
高
牆
的
花
枝
，
不
期
而

遇
。
我
知
道
，
錦
繡
春
色
已
抵
達
靈
魂
，
成
為
視
野
深
處
永
遠
的
景
致
。

榮
府
偌
大
一
個
家
族
，
要
想
持
續
繁
榮
下
去
，
不
能
光
靠
賈
母
、
王
夫

人
、
鳳
姐
兒
這
些
現
任
領
導
班
子
成
員
包
打
天
下
，
還
必
須
着
眼
未
來
，
抓

緊
﹁後
備
幹
部
﹂
隊
伍
建
設
。
而
恰
恰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
榮
府
的
工
作
沒
做

好
，
從
而
為
衰
敗
埋
下
了
伏
筆
。
先
說
選
人
。
這
方
面
主
要
是
董
事
長
賈
母

拿
大
主
意
。
賈
母
對
老
祖
宗
留
下
來
的
章
程
很
熟
悉
，
且
經
驗
豐
富
，
看
事

看
得
遠
，
看
人
也
看
得
清
。
在
繼
承
人
方
面
，
沒
說
的
，
長
幼
有
序
，
自
然

是
寶
玉
無
疑
；
經
理
層
上
，
孫
媳
李
紈
、
孫
女
探
春
是
矮
子
裡
面
的
將
軍
，

前
者
公
正
平
和
，
後
者
頗
有
殺
伐
決
斷
能
力
；
至
於
繼
承
人
的
妾
，
襲
人
是

﹁出
了
名
的
賢
人
﹂
（
第
七
十
七
回
）
，
而
晴
雯
更
是
賈
母
看
好
的
人
選
，

直
到
晴
雯
死
後
，
她
還
感
嘆
說
﹁我
的
意
思
，
這
些
丫
頭
的
模
樣
、
爽
利
、

言
語
、
針
線
多
不
及
他
，
將
來
只
他
還
可
以
給
寶
玉
使
喚
。
﹂
（
第
七
十
八

回
）
唯
獨
寶
玉
的
夫
人
人
選
，
賈
董
事
長
一
直
沒
有
明
確
表
態
，
但
闔
府
上

下
都
看
得
出
來
，
她
其
實
是
屬
意
於
黛
玉
的
。
之
所
以
不
明
說
，
一
則
沒
到

談
婚
論
嫁
的
時
候
，
二
則
有
薛
姨
媽
等
散
布
的
﹁金
玉
良

緣
﹂
的
輿
論
的
阻
擾
。
可
以
說
，
如
果
按
照
賈
母
圈
定
的

﹁後
備
幹
部
﹂
來
進
行
培
養
鍛
煉
，
榮
府
後
繼
有
人
也
許

並
非
空
話
。

不
過
，
接
下
來
，
榮
府
﹁後
備
幹
部
﹂
培
養
鍛
煉
工

作
卻
在
總
經
理
王
夫
人
的
手
裡
走
了
樣
。
王
夫
人
表
面
上

慈
眉
善
目
，
菩
薩
心
腸
，
不
攬
權
、
不
擅
權
，
實
際
上
卻

心
胸
狹
窄
，
心
機
很
深
，
特
別
喜
歡
搞
路
線
鬥
爭
。
由
於

對
趙
姨
娘
的
排
斥
與
防
範
，
她
在
維
護
寶
玉
繼
承
人
地
位

的
同
時
，
竭
力
打
壓
另
一
潛
在
對
手
賈
環
，
使
得
趙
姨
娘

與
賈
環
內
心
充
滿
怨
毒
之
情
，
時
刻
不
忘
詆
毀
、
報
復
、

陷
害
寶
玉
。
換
句
話
說
，
王
夫
人
沒
有
幫
寶
玉
廣
招
同
盟

，
反
而
是
在
替
寶
玉
樹
敵
。
榮
府
的
許
多
變
故
，
包
括
寶

玉
受
到
的
直
接
傷
害
，
都
源
於
此
。
與

此
同
時
，
對
於
繼
承
人
寶
玉
，
王
夫
人

既
不
抓
他
的
學
習
，
也
不
安
排
他
下
基

層
掛
職
鍛
煉
，
反
倒
是
聽
任
其
在
脂
粉

堆
裡
逍
遙
自
在
，
不
思
進
取
。
可
想
而

知
，
﹁革
命
的
重
擔
﹂
一
旦
落
到
寶
玉

的
肩
上
，
他
是
無
論
如
何
擔
不
起
來
的

。
當
然
，
如
果
能
培
養
好
精
明
強
幹
的
經
理
層
，
榮
府
的

未
來
還
是
有
希
望
的
，
問
題
是
王
夫
人
疑
心
病
極
重
，
對

最
有
培
養
前
途
的
探
春
存
有
偏
見
，
總
覺
得
她
是
趙
姨
娘

生
的
，
未
必
能
和
自
己
一
條
心
，
所
以
平
日
裡
基
本
上
不

給
探
春
露
臉
的
機
會
。
直
到
鳳
姐
兒
休
病
假
，
王
夫
人
無

奈
之
下
才
任
命
探
春
和
李
紈
為
總
經
理
助
理
。
儘
管
探
春

在
這
個
位
子
上
幹
得
很
出
色
，
她
在
大
觀
園
裡
積
極
推
行

的
﹁承
包
制
﹂
也
起
到
了
開
源
節
流
的
顯
著
成
效
，
可
王

夫
人
不
僅
沒
有
給
予
表
彰
，
反
在
這
一
期
間
找
藉
口
發
動

了
一
場
﹁抄
檢
運
動
﹂
，
將
探
春
當
成
了
大
觀
園
一
貫
存

在
的
管
理
混
亂
的
替
罪
羊
。

在
對
待
襲
人
和
晴
雯
的
態
度
上
，
王
夫
人
更
是
犯
了

領
導
幹
部
最
愛
犯
的
毛
病
︱
︱
喜
歡
聽
小
人
打
小
報
告
，
不
願
通
過
組
織
渠

道
考
察
幹
部
。
襲
人
和
寶
玉
早
就
鬧
出
緋
聞
，
這
樣
的
﹁後
備
幹
部
﹂
本
屬

於
品
行
有
虧
的
，
就
算
不
予
以
嚴
格
處
分
，
最
起
碼
也
應
該
慎
重
使
用
。
可

王
夫
人
不
但
信
任
有
加
，
還
將
其
破
格
提
拔
，
讓
她
提
前
享
受
﹁姨
娘
級
待

遇
﹂
。
而
同
為
﹁後
備
幹
部
﹂
的
晴
雯
卻
一
貫
清
清
白
白
，
從
來
不
屑
於

﹁性
勾
引
﹂
領
導
。
可
王
夫
人
反
而
聽
信
小
報
告
，
認
準
她
是
勾
引
寶
玉
的

狐
狸
精
，
不
由
分
說
將
晴
雯
攆
出
大
觀
園
。
榮
府
的
﹁後
備
幹
部
﹂
本
來
就

不
夠
充
裕
，
德
才
兼
備
的
就
更
少
。
在
王
夫
人
的
主
導
下
，
﹁後
備
幹
部
﹂

政
策
又
出
現
了
極
大
偏
差
，
釀
成
了
﹁汰
優
機
制
﹂
，
這
不
能
不
說
是
榮
府

衰
敗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澳門回歸十周
年，很熱鬧了一陣
。我在遙遠北國看
到，心裡也很溫暖
。忽然間更想起母
親，心情便轉為感
念。

我二十歲時從外地回北京探親，期
滿本該回去，可新疆武鬥升級，於是母
親找我談話，建議我自費旅遊一段時間
。她此前擔任《旅行家》雜誌主編，她
是蘇州人，所以特別建議我重點看看東
南。我按照她的話做了，不僅去了蘇州
，更去了祖國最東與最南的上海與廣州
，後來又把浙江、福建沿海城市一路走
過。從上海之東到廣州之南，我完成了
（第）一撇。我發現，這樣撇着遊走，
比單獨訪問單獨的城市為好。

在更遠的東南方向，我後來先去過
日本，後又走過台灣、香港，直到退休
之年，才進入了澳門。那年真是偶然，
我應邀去廣州的中山大學講學，住進他
們的招待所。意外發現如果從學校南門
坐上學校的公車，花十四元車費就能到
達澳門海關。我打電話給我在澳門的師
兄，說想來澳門玩三兩天，因為一退休
就沒機會了。師兄替我訂下旅館，約好
我過去的日期，還到海關接我。結果一
切順利。我倆發現，原來彼此有這麼多
的共同點，我們步行走了澳門的大多數
景點，更講述了各自人生的景點。我意

外發現，這個彈丸之地的澳門，竟比香港、台灣更合我
的胃口！當時有一種優惠外地老人在澳門買樓的辦法，
澳門實在是特別適合老人安度晚年的。於是，我把香港
、澳門與台灣連接成一撇，在撇的過程中完成了從更遠
東南對於大陸的認識。

不久，我隨一個旅遊團去了合肥。在宴會上，省旅
遊局與市旅遊局的局長先後致辭歡迎。朋友們公推我代
表旅遊團致答詞，我也即興發揮如下： 「人生盡歡，最
好能（達到）三。」我說起母親當年希望我能玩好東南
，我努力做到前兩撇的過程。今天適逢此會，忽然萌生
出一個想法：目前國外遊人越來越多，他們中有許多人
就生活在第二撇的當中，自然體會很深。如今遊覽大陸
，又把認識東南作為重點，即我的第一撇。但也有不少
人已經來過多次，覺得第一撇已無新意。能否引導他們
進入了浙江、江西、福建的深處，在由上海、杭州、福
州、廣州組成的一線之內，再形成一個二線？這二線也
能成為更深更美的一撇。今天趁您二位局長在座，我提
一個建議：如果把東南幾省的二線名勝連接起來，是否
對於搞活東南的旅遊，又能夠增加新的風光？我過去獨
自走過皖南、贛南的許多地方，風景的確美麗無比。但
問題是沒有連接起來。這連接要有規律，要突出不同線
路的不同風格。譬如，從咱們現在立身的合肥為起點，
附近就有黃山、九華山等名勝，安徽南部可走之處更多
。再不妨與江西、浙江、廣東諸省的旅遊局聯繫一下，
看是否有可能再打造出一些新的線路出來？讓外賓進來
後，就可以有更多的選擇餘地。

我寫此文的目的，一是祝賀澳門又開始了新的歷程
，二是祭奠早已去世的母親：當年她希望我趁機旅遊祖
國，重點在東南。我基本做到了，並且有了 「三撇」的
實踐。現在大陸安定，幹什麼都習慣並喜歡搞三。譬如
張藝謀的電影，就叫《三槍拍案驚奇》，如今我寫文章
也叫 「三撇」，不知您感覺如何？

我讀書的時候，系裡有位教授教課
很有創意。為了讓美國學生了解道家思
想，他的課上要求閱讀本傑明霍夫
（Benjamin Hoff） 的《維尼熊的道》
（The Tao of Pooh）和《小豬的德》
（The Te of Piglet）。

霍夫引用來詮釋道教思想的是美國孩子熱愛的卡通人
物：維尼熊（Winnie the Pooh，簡稱Pooh）。

維尼熊是由英國人米恩（Alan Alexander Milne，一八
八二至一九五六）塑造的童話人物。關於維尼的第一本書
於一九二六年面世，就叫做《維尼熊》（Winnie-the-Pooh）
，由謝普德（E. H. Shepard）插圖。

後 來 又 有 《 小 熊 的 房 子 》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一九二八）出版。作者的靈感來源於他兒子的一
隻玩具熊（他兒子的其他長毛絨玩具也成為書中其他動物
名字的來源）。這隻玩具熊原來叫愛德華（Edward），
可是當時倫敦動物園裡有一隻叫維尼、深受孩子們喜愛的
黑熊，所以他的兒子據此為玩具改了名。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期，一位加拿大上尉偷偷把一隻熊崽帶到英國作為他們
部隊的吉祥物，並且以家鄉加拿大的維尼匹格（Winnipeg
）的暱稱 「維尼」為黑熊命名，後來他就把這隻熊留在了
倫敦動物園。 「樸」（Pooh）則原本是米恩的兒子度假
時為一隻天鵝取的名字。作者在維尼熊的第一個故事中說
，因為維尼熊駕着氫氣球去偷樹上的蜂蜜，弄得雙臂僵直
，結果一隻蒼蠅停在他鼻子上的時候，他沒法揮動手臂，

只好吹氣 「噗」把蒼蠅轟走，所以維尼的全名是 「維尼樸
」。維尼熊故事裡除了熊以外，還有其他一系列人物：維
尼最好的朋友小豬（Piglet）、他的鄰居一對袋鼠母子
─媽媽（Kanga）和兒子（Roo）、兔子（Rabbit）、貓
頭鷹（Owl）、小老虎（Tigger）、驢子（Eeyore）等等
，還有一個以作者的兒子命名的小男孩克利斯托福羅賓
（Christopher Robin）等等。

這些小動物居住的森林的原型則是作者熟悉的英國的
愛希當森林（Ashdown Forest, Sussex, England）。維尼熊
在故事中是一個貪吃、頭腦簡單的人物，經常有可笑的舉
動和想法：比方說，自己在雪地上留下足跡，卻懷疑是某
種神秘的動物在跟蹤他，他的口頭禪是 「你永遠說不準
……」（ 「You can never tell...」）。可是，他也真誠坦
率，虛心熱忱，從不裝模做樣。貓頭鷹說一些高深的言辭
時，他會打斷對方，要求對方用簡單的話語解釋，因為
「長的詞讓我困惑」。他熱愛蜂蜜和其他點心，能自得其

樂，常常給自己編點歌，邊走邊唱。他的夥伴們也各有特
色：小豬膽小自卑可是樂於助人，驢子長吁短歎、脾氣不
佳，兔子喜歡出餿主意，貓頭鷹愛賣弄自己的學問，小老
虎充滿活力、喜歡跳躍等等。然而無論個性如何不同，不
管彼此之間是否會有小矛盾，這些小動物都能友好相處，
互相照顧。而維尼又在其中起到了協調和領頭的作用，雖
然他自稱是 「沒頭腦的熊」（ 「a bear with very little brain
」）。也許正因為如此，後來美國作家霍夫才會以他作為
道家 「無為而無不為」的象徵，寫了那本《維尼熊的道》

吧。 米恩的敘事方式非常特別。第一個故事他採用的是
「花開並蒂」的方式，一面是維尼的歷險，一面又用括號

標示、穿插兒子和他的對話以及兒子聽故事的反應。而且
，以後的故事他把兒子也編織進情節中去了，通過兒子和
維尼以及其他小動物的互動 創造出一個童真美好的世界
。這本書描繪的其實是一個成年人給自己的孩子講故事的
情景，作者不只提供了孩子和大人之間富於童趣的對話，
也因此促進作者和讀者的交流。成年人閱讀維尼熊的樂趣
遠遠超過童話故事本身，可以還包含了一種 「超敘事」
（meta-narrative）的體驗。有意思的是，雖然米恩的維
尼熊故事極為成功，他自己卻對此大為不滿。他覺得讀者
將他定位為兒童作家，限定了他的創作範疇：在維尼熊的
故事發表之前，他的小說和戲劇作品都受到過大家的歡迎
。然而，現在別人未必還記得米恩的其他作品，可是他塑
造的維尼熊卻為幾代兒童帶來了歡樂。《維尼熊》除了被
翻譯成多國文字以外，迪士尼公司還買斷了它的製作權製
作了動畫片，而且維尼熊和他的夥伴們的形象也成為商品
在各地熱銷。

維尼熊的許多名言，現在還在成年人中流傳。比方說
： 「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在一起了，你一定要記住：你比自
己想像的要勇敢，比自己想像的要堅強，比自己想像的要
聰明。最重要的是，就算我們分開了，我們還是在一
起 。 」 「If ever there is tomorrow when we're not
together...there is something you must always remember.
You are braver than you believe, stronger than you seem,
and smarter than you think.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even if we're apart... I'll always be with you.」

「你不能老呆在樹林的一角等別人來找你。有時候你
得出去找他們。」 「You can't stay in your corner of the
Forest waiting for others to come to you. You have to go to
them sometimes.」

像維尼熊這樣永駐人心的動物形象，我覺得比作者其
他的創作影響更深遠，意義更重大。


